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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容􀅰征服􀅰怀柔:唐初二帝经营东突厥战略述论

朱德军
(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ꎬ安徽 芜湖　 ２４１００２)

摘要:隋末唐初ꎬ东突厥再次崛起于蒙古草原ꎬ在此鼎革之际ꎬ俨然以“共主”的身份操纵北方政局ꎮ 为了

获得它的声援和支持ꎬ李渊父子主动向其输诚ꎬ并通过倾力交好ꎬ尊崇优容的方式ꎬ在满足其物资贪欲的同

时ꎬ促使它成为大唐统一的推手ꎮ 随着翦灭群雄ꎬ帝国开始追求“敌国”地位ꎬ从妥协、退让发展为对抗与征

服ꎮ 随后利用东突厥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ꎬ积极进行战争准备ꎬ一战而定北疆ꎮ 此后大唐以开放的心态、恢
弘的气度对待突厥的降人ꎬ并通过怀柔与安抚ꎬ推行“胡越一家”的国策ꎬ实现大唐皇帝与西北游牧民族君长

“天可汗”合一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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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隋代的东突厥汗国ꎬ一度因汗位之争ꎬ导致汗国

的分裂与衰弱ꎬ而隋廷积极推行“以离强、分治为内

容ꎬ以合弱、怀柔为手段”的突厥战略[１]ꎬ推动这个

草原汗国更加式微ꎬ成为隋朝的藩属ꎮ 然而这个王

朝的盛极而衰ꎬ随着隋末的纷乱ꎬ东突厥再度勃兴于

漠北并称霸草原ꎬ“东自契丹、室韦ꎬ西尽吐谷浑、高
昌诸国ꎬ皆臣属焉” [２]５１５３ꎮ

在隋朝废墟上涌现的乱世群雄ꎬ最初以反隋为

目标ꎬ随着隋朝的覆灭ꎬ扩充地盘ꎬ逐鹿中原便成为

他们的新诉求ꎮ 为了战胜对手ꎬ竞相谄媚于突厥ꎬ薛
举、刘武周之流“虽僭尊号ꎬ皆北面称臣ꎬ受其可汗

之号ꎬ使者往来相望于道” [３]１１７３３ꎮ 突厥则利用其寻

求支持的心理ꎬ以册封的形式取得“宗主”的地位ꎬ
并借机向其予取予求ꎻ同时为了长期控制中原ꎬ竭力

扶植弱势的一方ꎬ以维系北方割据的长期化ꎬ这就为

它介入中原纷争ꎬ干预内地的政局提供了绝佳的

机会ꎮ
需要指出的是ꎬ李渊“举义”之初ꎬ鉴于实力尚

虚ꎬ为了乱世图存ꎬ 急欲交好突厥ꎬ 并 “引以为

援” [２]５１５３ꎮ 为此主动向它称臣纳贡ꎬ以屈辱的条件

为代价ꎬ商议“共定京师” [４]３７３５之谋ꎮ 此时的李渊集

团ꎬ相较于这些乱世群雄ꎬ确实更有战略眼光ꎬ也更

具远见卓识ꎮ 李渊父子立志于一统山河ꎬ虽有向突

厥输诚之举ꎬ以防止被其他势力所利用ꎬ但这不过是

他们的权宜之谋ꎮ 终唐初二帝之世ꎬ李唐对突厥的

经营ꎬ随着实力的增长ꎬ其战略明显经历由倾力交

好ꎬ尊崇优容到纵横捭阖ꎬ武力征服ꎬ最终通过怀柔

安抚ꎬ以实现“胡越一家”的发展历程ꎮ
一、倾力交好ꎬ尊崇优容

高祖李渊ꎬ早在龙潜之时ꎬ就有经略“四方之

志” [２]２２９０ꎮ 在隋末“群贼蜂起”之际[２]２ꎬ作为“当时

中国北方群雄之一”ꎬ起初它并不具备超群的实力ꎬ
在强邻“几皆称臣于突厥” [５]之际ꎬ也急欲交好于突

厥ꎬ为即将开始的“举义”提供奥援ꎬ开启双方正式

交往的历程ꎮ
(一)太原“举义”与交好突厥

隋太原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本系炀帝为牵制李

渊而设ꎬ大业十三年(６１７)ꎬ李渊潜使刘文静诬其

“与北蕃私通”ꎬ然“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”ꎬ李渊却

“神色自若ꎬ欢甚于常”ꎮ 自言他“适欲起兵ꎬ威、雅
沮众”ꎬ正“欲加之罪ꎬ疑其私通境外”ꎬ岂料“突厥果

入太原”ꎬ“此殆天心为孤罚罪ꎬ非天意也”? 于是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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巧借“天意”ꎬ“伪作符敕”ꎬ扫地为兵ꎬ并修书东突厥

始必可汗ꎮ 这在他的幕僚温大雅所撰的 «大唐创业

起居注»中记载甚详ꎬ其文略曰:
何所闻而来ꎬ何所见而去ꎬ自去自来ꎬ岂非天所

为也ꎬ我知天意ꎬ故不遣追ꎮ 汝知天意ꎬ亦须同我ꎮ
当今隋国丧乱ꎬ苍生困穷ꎬ若不救济ꎬ终为上天所责ꎮ
我今大举义兵ꎬ欲宁天下ꎬ远迎主上还ꎮ 共突厥和

亲ꎬ更似开皇之时ꎬ岂非好事? 􀆺􀆺若能从我ꎬ不侵

百姓ꎬ征伐所得ꎬ子女玉帛ꎬ皆可汗有之ꎮ 必以路远ꎬ
不能深入ꎬ见与和通ꎬ坐受宝玩ꎬ不劳兵马ꎬ亦任可

汗ꎮ 一二便宜ꎬ任量取中ꎮ[６]

在这份信函中ꎬ李渊用辞极为“谦卑”ꎬ告知突

厥ꎬ他的起兵实乃“天意”所趋ꎬ为迎接“主上”回朝ꎬ
恢复“开皇之时”与突厥的“和亲”关系ꎮ 突厥如能

出兵相助ꎬ承诺 “征伐所得ꎬ子女玉帛ꎬ皆可汗有

之”ꎻ即便“不劳兵马”ꎬ只要双方“和通”ꎬ亦可“坐
受宝玩”ꎮ 李渊集团有人认为突厥人粗鄙无文ꎬ“惟
重货财”ꎬ主张以“厚遗”ꎬ而无需卑辞取媚ꎬ遭到李

渊的申斥ꎮ 他直言为“伸于万人之上”ꎬ虽“屈于一

人之下”也在所不惜ꎮ 何况“启之一字ꎬ未直千金ꎮ
千金尚欲与之ꎬ一字何容有吝”? «大唐创业起居

注»还记载随后的交往:
始毕得书ꎬ大喜ꎬ其部达官等曰:“我知唐公非

常人也ꎬ果作异常之事ꎮ 􀆺􀆺天将以太原与唐公ꎬ必
当平定天下ꎮ 不如从之ꎬ以求宝物ꎮ 但唐公欲迎隋

主ꎬ共我和好ꎬ此语不好ꎬ我不能从ꎮ 隋主为人ꎬ我所

知悉ꎬ若迎来也ꎬ即忌唐公ꎬ于我旧怨ꎬ决相诛伐ꎮ 唐

公以此唤我ꎬ我不能去ꎮ 唐公自作天子ꎬ我则从行ꎬ
觅大勋赏ꎬ不避时热ꎮ” [６]

始毕可汗获函ꎬ大喜过望ꎬ表示李渊若能“自作

天子”ꎬ突厥为“觅大勋赏”而同意出兵ꎮ
需要指出的是ꎬ«大唐创业起居注»的作者温大

雅ꎬ曾担任李渊的记室ꎬ亲历并熟知李唐“举义”的

内幕与唐突交往的始末ꎮ 书中虽不乏讳饰的“春秋

笔法”ꎬ但仍曲折地透露出双方交往的秘辛ꎮ 李渊

担心“举义”之后的“突厥南侵”ꎬ未料“更相要逼”ꎬ
让他取“隋主”而代之ꎮ 鉴于有求于突厥ꎬ岂能“乍
可绝好蕃夷”? 对僚属的“苦劝”ꎬ以“臣节安在”相
斥ꎮ 当裴寂以“士众已集”ꎬ势成骑虎之后ꎬ就借曾

经的伊、霍“故事”ꎬ表示接受ꎮ 于是突厥令康鞘利

率兵赴约ꎬ“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ꎬ又符谶尚白ꎬ请
建武王所执白旗ꎬ以示突厥ꎮ 帝曰:‘诛纣之旗ꎬ牧
野临时所仗ꎬ永人西郊ꎬ无容预执ꎬ宜兼以绛ꎬ杂半续

之’”①[６]７ － １１ꎮ

温氏如此记述大唐的“举义”ꎬ似乎仍觉得不是

那么令人信服ꎬ便迫不及待地给李唐称臣突厥一事

洗白ꎬ于是又借助于开皇初的“太原童谣”与«桃李

子歌»鼓吹大唐的“受命之谶”ꎮ 陈寅恪先生指出:
温大雅在“述(及)当时(唐)与突厥之关系ꎬ最为微

妙ꎬ深堪玩味ꎬ如改帜一事ꎬ辞费文繁ꎬ或者以为史家

铺陈开国祥瑞之惯例ꎬ则不达温氏曲为唐讳之苦

心” [７]１１２ꎮ 然李渊“每顾旗幡ꎬ笑而言曰:‘花园可

尔ꎬ不知黄鹄如何? 吾当一举千里ꎬ以符冥谶’”ꎬ其
政治野心昭然若揭ꎬ他所谓的“臣节”不过尔尔ꎮ 接

着温氏还记载李渊接待突厥使臣一事曰:
帝引康鞘利等ꎬ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ꎬ受始

毕所送书信ꎮ 帝伪貌恭ꎬ厚加飨贿ꎬ鞘利等大悦ꎮ 退

相谓曰:“唐公见我蕃人ꎬ尚能屈意ꎬ见诸华夏ꎬ情何

可论? 敬人者ꎬ人皆敬爱ꎮ 天下敬爱ꎬ必为人主ꎮ 我

等见之ꎬ人不觉自敬ꎮ”从此以后ꎬ帝每见ꎬ鞘利等愈

加敬畏ꎬ不失蕃臣之礼[６]１１ꎮ
陈寅恪先生也指出“温氏用委婉之笔叙述唐高

祖受突厥封号称臣拜服之事ꎬ‘始毕所送书信’即突

厥敕封高祖为可汗之册书ꎻ‘帝伪貌恭’即称臣拜服

之仪” [７]１１４ꎮ 宋代史家范祖禹道出此举的真谛ꎬ“称
臣于突厥ꎬ倚以为助” [８]１ꎬ可见李渊称臣突厥之确

凿ꎮ 我们从«大唐创业起居注»的相关记载中ꎬ不难

看出李渊“举义”实属蓄谋已久ꎬ为了获得突厥的支

持ꎬ可谓费尽心机ꎬ除了向它称臣、纳贡ꎬ还允诺包括

“和亲”、“改帜”、“受封”等诸多屈辱的条件ꎬ向其

借兵ꎬ意在“取其声势”ꎬ亦在“以怀远人” [６]１３ － １４ꎮ
(二)大唐立国与优容突厥

自李渊太原起兵ꎬ一直对突厥格外用心ꎮ 占据

长安后ꎬ群雄虽也对突厥俯首称臣并“供奉”不断ꎬ
但远不能与李唐的努力相提并论ꎬ史载其“前后饷

遗ꎬ不可胜纪” [９]５７９２ꎮ 在外交上用力颇深ꎬ不论汗国

的贵族ꎬ还是衔命赴唐的使臣ꎬ一概倍加礼遇ꎮ 如骨

咄禄来朝ꎬ高祖在太极殿隆重接待ꎬ“奏九部乐ꎬ引
升御坐” [４]６０２８以示宠遇ꎮ 甚至还特派襄武公琛、太
常卿郑元王寿“以女妓遗始毕可汗”ꎮ 突厥遣使来唐ꎬ
即便“恃功骄倨”ꎬ唐廷也每每“优容之” [９]５８１４、５７９２ꎮ
唐朝对突厥执藩臣之礼甚恭ꎬ这样既赢得汗庭内外

的普遍好感ꎬ也获得始毕可汗本人的信赖与欢心ꎮ
唐朝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在满足突厥贪欲的同

时ꎬ在外交上的努力也远超当时的群雄ꎬ尤其在群雄

角逐的关键时刻ꎮ 当李渊率军入关之后ꎬ雄霸陇右

的薛举也欲染指关中ꎮ 浅水原一战ꎬ唐军大败ꎬ“八
总管皆败ꎬ士卒死者什五六”ꎬ被迫放弃战略要地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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墌城[９]５８００ － ５８１１ꎮ 此外ꎬ薛举“连结梁师都”ꎬ还“厚赂

突厥”ꎬ准备合兵进逼长安ꎮ[２]２２４７ 李渊急令宇文歆

“赍金帛以赂颉利” [２]５１５５ꎮ 在重金与割地的双重诱

惑下ꎬ突厥毁约助唐合击薛举ꎬ从而“在根本扭转了

西线的不利形势” [１０]２０６ꎬ使得胜利在望的薛举功败

垂成ꎬ成为大唐转危为安ꎬ翦灭群雄的决定性一役ꎮ
唐朝消灭薛举集团后ꎬ加快了统一的步伐ꎬ积极

向西部推进ꎬ迅速占据陇右ꎮ 割据凉州的李轨极为

惶恐ꎬ于是在“连好吐谷浑”的同时ꎬ还“结援于突

厥”ꎮ 大唐欲兴兵讨伐ꎬ然因受制于人ꎬ故“尚以为

难”ꎮ 凉州粟特人安兴贵招降未果ꎬ与兄修仁等“潜
谋引诸胡众起兵”ꎬ“执之以闻”ꎮ[２]２２５１ － ２２５２ 由此关

中、陇右、河西三大区域被纳入大唐的版图ꎬ随后又

在中原、河北等方向上攻城掠地ꎬ初显大国的气象ꎮ
东突厥始毕可汗ꎬ终身致力于反隋ꎬ在李渊起兵

之初ꎬ即举兵相助ꎮ 在唐军决战于薛举的关键时刻ꎬ
在宝货、女妓的诱惑下ꎬ轻率地背弃了盟约ꎬ并强力

助唐ꎬ遂使大唐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ꎮ 随着王朝

的统一不断取得进展ꎬ其勃兴之势更加强劲ꎬ这打破

了自隋末以来“群雄”在北方形成的均势ꎬ威胁突厥

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国策ꎬ导致始毕的继任者处罗

可汗确立了以“复兴隋朝帝室、阻挠中原统一的新

方针” [１０]２１０ꎮ 他“不再均衡地分别支持各支反隋势

力ꎬ而是将它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唐复隋之业” [１１]３ꎬ
故必然要求其卵翼下的“群雄”予以支持ꎮ

作为隋末唐初的群雄之一ꎬ刘武周很早就与东

突厥建立了联系ꎬ但随着汗国中原战略的改变而最

终反目ꎮ 武德二年(６１９)ꎬ突厥发兵助其南寇ꎬ唐大

将李仲文全军覆没ꎬ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大败ꎬ右骁

卫将军刘弘基被俘ꎬ齐王李元吉败逃关中ꎬ河东大部

州县陷落ꎬ“关中震动” [４]３７１２ － ３７１３ꎮ 在这场生死大战

中ꎬ刘武周的“不合作”态度激怒了处罗可汗ꎬ于是

怒而“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” [９]５８８４ꎬ导致刘武

周兵败而亡ꎬ一代枭雄折戟沉沙ꎮ
由此不难发现ꎬ东突厥汗国对维持北方的均势ꎬ

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ꎬ但多属低层次的感性认识ꎬ既
缺少深谋远虑的筹谋ꎬ加上其君臣目光短浅ꎬ“惟贿

是求” [９]６０２０ꎬ严重低估了李唐的政治抱负ꎬ也低估它

运筹帷幄的智慧ꎬ对他们的能力缺乏充分的估计ꎬ很
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ꎮ 在丰厚财物的诱惑下ꎬ
在表象尊崇的言辞面前迷失了既定的目标ꎬ如前述

李唐大战薛举之际的毁约ꎬ李唐大战刘武周时的反

戈无不如此ꎮ
李渊父子在羽翼未丰之前ꎬ竭力与东突厥交好ꎬ

无论是短暂的“蜜月”ꎬ还是临时的妥协ꎬ无不倾力

而为ꎬ以求得它对兼并战争的容忍ꎮ 争取一切可能ꎬ
力争其成为唐朝统一大业的推手ꎬ至少在统一完成

前ꎬ不致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ꎬ为此进行了

不懈的努力ꎮ 除了经常性“致币”外ꎬ可汗亡故ꎬ唐
廷遣使凭吊ꎬ并致赙礼ꎬ以维系外交上的“友好”关

系ꎮ 如武德元年底ꎬ高祖敕“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

始毕可汗”ꎮ 当可汗死讯传来ꎬ唐暂停“致币”ꎬ突厥

闻之大怒ꎬ一度欲南下“问罪”ꎮ 唐廷慌忙遣使“馈
劳”ꎬ继续以“专致赙赐” [４]３７４５的名义履行义务ꎬ最后

才怏怏“引还” [２]２３０１ꎮ 当突厥的告哀使至京ꎬ高祖

“举哀于长乐门ꎬ废朝三日ꎬ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ꎬ
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往吊”ꎬ“赙帛三万段” [９]５８５８ꎬ以
此表达“敬意”ꎮ 次年ꎬ处罗可汗病死ꎬ“高祖为之罢

朝一日ꎬ诏百官就馆吊其使” [２]５１５５ꎮ 颉利即位后ꎬ虽
对唐屡有“凭陵”ꎬ但鉴于中原初定ꎬ仍“每优容之ꎬ
赐与不可胜计” [１１]５４０８ꎮ 这里的“赐与”ꎬ实为唐代史

臣的讳饰之辞ꎮ 这并不能掩盖它在实力不济ꎬ以金

钱、货贿为手段ꎬ换取东突厥控制下“和平”的客观

事实ꎮ 唐朝通过“屈尊纡贵”的委曲求全ꎬ纵横捭阖

的游说以及大量的“供奉”ꎬ逐步实现扫灭群雄ꎬ统
一中原的战略目标ꎬ为解除东突厥威胁奠定坚实的

基础ꎮ
二、纵横捭阖ꎬ武力征服

大唐起兵之初ꎬ群雄并起ꎬ李渊集团势单力薄ꎬ
为了乱世图存ꎬ依附强者不失为明智之举ꎮ 东突厥

汗国作为当时的东亚强权ꎬ获得它的支持不仅是李

唐立足关中的前提ꎬ也是随后翦灭群雄的关键ꎮ 鉴

于双方实力悬殊ꎬ在较长时间内ꎬ唐朝并不具备挑战

突厥的能力ꎬ默认宗藩关系的存在ꎬ既是实力的必

然ꎬ也是客观形势的需要ꎮ 这给唐廷带来无尽的屈

辱ꎬ但唐朝丝毫不敢怠慢ꎬ否则会引起激烈的反弹ꎬ
如前述高静“奉币”突厥事件ꎮ 如果说大唐在实力

不济之时的忍辱负重是为赢得支持而不得不付出的

代价ꎬ随着实力的增长ꎬ就越来越难以忍受突厥的骄

横ꎮ 为了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的过早摊牌ꎬ利
用突厥贪婪的心理ꎬ以巨大的物质代价换取它对统

一战争的支持ꎬ如前述唐平薛举时的反戈一击ꎬ唐灭

刘武周时的背盟毁约概莫能外ꎮ
尽管如此ꎬ唐朝与东突厥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

的变化ꎬ武德二年以后ꎬ刘武周勾结突厥发起河东之

战ꎬ李渊遣使汗庭ꎬ试图说服可汗未果ꎮ 处罗正欲举

兵ꎬ然暴疾而亡ꎬ突厥怀疑唐廷“令人毒之” [３]７９３６ꎬ于
是将使者幽禁ꎮ 随后高祖“又遣汉阳公瑰厚赂颉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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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汗以金帛ꎬ颉利欲令瑰拜ꎬ瑰不从ꎬ亦留之ꎮ 又留

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ꎮ 上怒ꎬ亦留其使者” [９]５８１２ꎮ
直到李大恩挫败突厥ꎬ方才放回唐使ꎬ高祖亦令其使

者“还蕃” [２]５１５５ꎬ从中不难看出双方关系的紧张

程度ꎮ
随着刘武周兵败身死以及窦建德、王世充的相

继覆灭ꎬ唐朝与突厥“友好”关系也急转直下ꎮ 当时

颉利屡有“凭陵中国之志” [９]５９０７ꎬ由此前支持群雄反

唐ꎬ发展为直接发兵寇边ꎮ 据«资治通鉴»记载:从
武德四年正月至武德九年十月ꎬ在短短五年多的时

间里ꎬ突厥西自河陇的甘、凉ꎬ中经关中的原、灵ꎬ继
之以河东的朔、代ꎬ东达河北的幽、易等州ꎬ沿边之地

遍遭荼毒ꎬ许多州郡反复遭到洗劫ꎮ 武德七年后ꎬ突
厥频繁深入内地ꎬ甚至京畿也遭其蹂躏[９]５９０４ － ６０２５ꎮ
鉴于唐朝的统一尚未完成ꎬ忍辱负重势难避免ꎬ但反

对一味地“不战而和”ꎬ认为若“击之克捷”ꎬ而后和

解ꎬ则“威恩兼举” [３]１１６３４ꎻ同时还派郑元王寿“规劝”颉
利可汗与唐朝修好ꎬ并指出:

突厥得唐地无所用ꎬ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ꎬ两不

为用而相攻伐ꎬ何哉? 今掠财资ꎬ劫人口ꎬ皆入所部ꎬ
可汗一不得ꎬ岂若仆旗接好ꎬ则金玉、重币一归可汗ꎮ
且唐有天下ꎬ约可汗为兄弟ꎬ使驲衔棰于道ꎬ今坐受

其利不肯ꎬ乃蔑德胎怨ꎬ自取劳苦?[４]３９３８

唐使以利益相诱ꎬ让颉利放弃“一无所获”的盗

边行为ꎬ代之以“约为兄弟”与“坐受其利”的和平交

往ꎬ他欣然接受ꎮ 因其欲壑难平ꎬ加上“以寇抄为

生” [２]５１５９游牧生活方式的使然ꎬ虽“赐与不可胜计”ꎬ
仍“求请无厌” [２]５１５５ꎮ 这表明唐朝企图通过妥协、退
让的方式ꎬ以“供奉”换取强权控制下的和平ꎬ并不

足以解除突厥的威胁ꎬ故唐朝对其政策的改弦更张

势在必行ꎮ
(一)大唐北疆政策的转变:从退让到对抗

唐朝与东突厥的政治交往ꎬ正当隋末“皇图板

荡”之际ꎬ当时高祖“未伸龙跃”ꎬ被迫“屈己求可汗

之援” [２]１８ꎮ 李唐最初的委曲求全ꎬ实属无奈之举ꎮ
随着实力的增长ꎬ尤其统一战争的顺利推进ꎬ对东突

厥的政策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调整:一方面ꎬ由被动防

御ꎬ开始转变为积极对抗ꎬ强势的军事还击成为应对

之策ꎻ另一方面ꎬ废除宗藩关系ꎬ积极追求平等的

“敌国”地位ꎮ 然而这些政策的调整ꎬ并非一朝一夕

所能完成ꎬ而是经历一个近乎十年的渐进发展的

历程ꎮ
１. 由被动防御到积极对抗

隋末以降ꎬ北方的乱世枭雄一律奉东突厥为

“共主”ꎬ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ꎬ在其唆使下与李唐

争雄天下ꎬ但随着唐朝统一战争的节节推进ꎬ原来它

们赖以维系的脆弱平衡被逐渐打破ꎬ不少盛极一时

的割据势力土崩瓦解ꎮ 东突厥便从幕后走向前台ꎬ
却始终未能给唐朝造成实质性的伤害ꎮ 大唐也由起

初打击其卵翼下的群雄ꎬ开始将它纳入直接打击的

范围ꎮ 如武德五年ꎬ代州总管李大恩奏称“马邑可

取”ꎬ李渊遂令其率兵攻取ꎬ虽因协调不力而溃败ꎬ
却由此揭开了主动进攻的序幕ꎮ 五年八月ꎬ中书令

封德彝指出ꎬ突厥向来轻视大唐ꎬ“若不战而和ꎬ示
之以弱ꎬ明年将复来ꎮ 臣愚以为不如击之ꎬ既胜而后

与和ꎬ则恩威兼著矣” [９]５９５０ － ５９５４! 李渊深然其议ꎮ
武德七年以后ꎬ东突厥将侵唐的重心转移至关

中ꎬ确立了“秦陇丝路北段、长安丝路通回纥道灵州

段为主攻方向” [１３]２８２ꎬ帝都长安承受巨大的防御压

力ꎮ 形势危急ꎬ朝中有人提请迁都ꎮ 李世民力排众

议ꎬ认为“戎狄为患”ꎬ自古皆然ꎬ若“以胡寇扰边”ꎬ
而“遽迁都以避之”ꎬ必然贻笑天下ꎮ 最终采纳李世

民之议ꎬ决定固守京畿ꎮ 是年八月ꎬ突厥“举国入

寇”ꎬ因连月阴雨ꎬ致“弓不可用”ꎬ唐朝巧施离间ꎬ并
“潜师夜出”ꎬ突厥一度陷入窘境ꎮ 九月ꎬ“破之”于
绥州ꎮ 九年四月ꎬ再败之于“灵州硖石”ꎻ七月ꎬ又破

之于秦州ꎻ八月ꎬ复“大破”其于泾阳ꎮ 唐朝在关中

的防御作战也失利不少ꎬ如八年八月ꎬ并州道总管张

瑾“全军皆没” [８]５９８９ － ５９９３ꎮ 随后ꎬ颉利、突利连兵入

关ꎬ一度进至渭水之滨ꎬ太宗亲率六骑“与颉利隔津

而语ꎬ责以负约”ꎮ 随着“众军继至”ꎬ颉利见唐“军
容既盛”ꎬ“由是大惧” [２]３０ꎮ 随后太宗复与突利耳

语ꎬ突利不告而退ꎬ颉利疑其有变ꎬ匆忙在渭水盟誓

后退兵ꎮ 不过此时的唐朝ꎬ依然对突厥采取绥抚之

策ꎬ以便集中精力消灭割据残余ꎬ以免陷入多面作战

的困境ꎮ
２. 追求平等的“敌国”地位

李渊起兵之初ꎬ为了获取突厥的支持而称臣纳

贡ꎬ唐朝的“无奈”之举实属权谋ꎮ 随着群雄的渐次

消失ꎬ唐朝在外交层面进行调整ꎬ积极追求平等的

“敌国”地位ꎮ 不过唐朝“敌国”地位的取得ꎬ经历一

个较长的时间ꎮ 武德元年(６１８)ꎬ始毕可汗亡故ꎬ
“高祖为之举哀ꎬ废朝三日ꎬ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”ꎬ
还派专使致祭ꎬ并“赙物三万段”ꎮ 此“赙物”实为藩

属对宗主的贡物ꎮ 三年ꎬ处罗可汗死ꎬ唐朝降低礼仪

规格ꎬ仅“为之罢朝一日ꎬ诏百官就馆吊其使”ꎮ 四

年ꎬ颉利可汗即位ꎬ因对唐朝采取敌视政策ꎬ汉阳公

李瑰、太常卿郑元王寿、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等衔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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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使ꎬ“颉利并拘之”ꎮ 唐朝也针锋相对地“留其使

前后数辈”ꎬ直到李大恩挫败突厥的攻势ꎬ它才放回

唐使ꎬ并“更请和好”ꎻ唐亦放其使者“还蕃”ꎮ[２]５１５５

唐朝以对等举措回击突厥的挑衅ꎬ实质就是在政治

上追求平等的集中表现ꎮ
武德五年ꎬ汉阳郡王李瑰再次出使东突厥ꎬ“赍

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”ꎬ一改此前唐使每至ꎬ必以藩

臣自居的状况ꎮ 这时颉利虽“箕踞”以见ꎬ但在厚利

面前ꎬ“改容加敬”ꎮ 对此ꎬ颉利深以为憾ꎬ遂决意

“必令下拜”ꎬ李瑰仍“长揖不屈节” [３]７９１２ꎮ 如果说

上述行为“非正式”地体现了唐朝追求平等“敌国”
地位的不懈努力ꎬ那么官方外交文书的称谓则更为

正式和直接ꎮ 武德八年六月ꎬ颉利寇灵州ꎬ唐廷命大

将张瑾率兵防御ꎬ高祖“与突厥书用敌国礼”ꎮ 七

月ꎬ高祖言于侍臣曰:“突厥贪婪无厌ꎬ朕将征之ꎬ自
今勿复为书ꎬ皆用诏敕ꎮ” [９]５９９６ 此前ꎬ唐朝与东突厥

官方往来的文书ꎬ最初使用谦卑的敬词“启”ꎬ随后

改为平等的“书”ꎬ最终为君王号令臣下的“诏敕”ꎮ
这虽是大唐向外一个高调的宣示ꎬ但也表明它并不

单纯满足于与东突厥的平起平坐ꎬ而且希望超越

“敌国”地位ꎬ以实现“君临天下”的目标ꎮ
(二)大唐北疆政策的转变:从对抗到征服

就中古而言ꎬ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ꎬ
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实力ꎬ其中尤以军力

的强弱最为关键ꎮ 唐初为了在群雄中立足ꎬ特别期

待强权的支持ꎬ为此也付出对突厥称藩纳贡的代价ꎮ
然而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李渊集团ꎬ不同于一般的

乱世枭雄ꎬ仅满足于托庇于外族羽翼下的割据一方ꎬ
而是意图重新一统天下ꎬ恢复秦汉盛世ꎮ 武德、贞观

之际ꎬ随着北方统一的完成ꎬ大唐国力蒸蒸日上ꎬ军
事实力也有了很大的跃升ꎮ 与此同时ꎬ突厥内部的

矛盾加剧ꎬ汗国呈现衰败之象ꎻ加上唐朝大量卓有成

效的外交努力ꎬ积极寻找机会给它致命的一击ꎬ这一

切为唐消除东突厥威胁ꎬ进而完成对其征服的历史

使命准备了条件ꎮ
１. 利用东突厥汗室的矛盾

作为游牧政权ꎬ东突厥汗位继承制度非常混乱ꎬ
造成汗室矛盾重重ꎬ在削减内部凝聚力的同时ꎬ也增

加了对外的离心倾向ꎬ这就为唐朝利用矛盾ꎬ分化瓦

解提供施展的空间ꎮ
武德七年八月ꎬ颉利、突利两可汗“率万余骑”

进至渭水之滨ꎬ太宗率数骑会于便桥ꎬ责颉利“背
约”ꎮ 还令人扬言于突利:“尔往与我盟ꎬ急难相救ꎬ
尔今将兵来ꎬ何无香火之情也?”颉利闻言ꎬ“阴猜突

利”ꎮ 太宗趁机离间ꎬ迫使突厥取消会攻长安的计

划ꎬ其“叔侄内离” [２]５１５６暴露无遗ꎬ成为“东突厥汗国

政治危机的表面化与深刻化”的重要标志ꎮ 渭水之

役后ꎬ颉利为了控制突利ꎬ向其部征兵ꎬ 突利“拒之

不与”ꎬ导致叔侄兵戎相见ꎮ 贞观三年(６２９)ꎬ突利

正式脱离东突厥汗国ꎬ率部降唐ꎮ
当然ꎬ东突厥汗室的矛盾ꎬ也不仅限于颉利与突

利之间ꎬ其实还包括颉利之兄处罗可汗的长子郁射

设及族人毕特勤的矛盾ꎮ 武德元年ꎬ郁射设(即阿

史那摸末)率部落万余帐入居河套ꎬ控制了丝路关

中通往回纥道的中线北段ꎮ 由于其“丑弱”ꎬ被废而

不立ꎬ“遂立处罗之弟咄苾”ꎬ是为颉利可汗ꎮ 此次

汗位的“嬗递继承”ꎬ造成郁射设与颉利的“矛盾与

疏离” [１４]ꎮ 颉利即位后ꎬ突厥南下关中ꎬ却选择丝路

灵州道与陇州—长安道ꎬ而没有采用更为便捷的通

道ꎬ使得 “河套南下的道路则几乎完全被废置不

用” [１０]２０３ － ２０４ꎬ表明郁射设与颉利可汗的猜忌之深ꎮ
随后ꎬ唐将刘兰复行反间ꎬ“颉利果疑”ꎬ致使郁射设

率众“来降”ꎮ[４]３８３６而毕特勤(即阿史那思摩)的“曾
祖伊力可汗ꎬ祖达拔可汗” [１５] １１２ － １１３ꎬ伊力ꎬ即土门可

汗ꎬ达拔可汗即达头可汗ꎬ可知毕特勤系颉利之从

叔ꎬ因相貌似胡ꎬ“不类突厥”ꎬ终始必、处罗、颉利之

世ꎬ一直“不得典兵”为设[３]１１６９８ꎬ故深以为恨ꎮ 随着

突厥内乱的加剧ꎬ众多的部族首领首鼠两端ꎬ如渭水

相持ꎬ突厥“达官皆来谒” [９]６０２０ꎬ清楚地表明其离心

倾向的严重程度ꎮ
２. 强化与东突厥属部的关系

在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之时ꎬ它与属部关系也

恶化了ꎮ 对此唐朝竭力加以利用ꎬ力图进一步削弱

其力量ꎮ 东突厥统治的核心是阿史那汗室为首的贵

族集团ꎬ对其治下漠北九姓大肆进行压迫ꎬ迫使它们

放弃原有的族名ꎬ在经济上“厚税敛”ꎬ在军事上“强
征兵”ꎬ这虽“确立其宗主国的绝对权威” [１６]ꎬ却激

化了它与属部的矛盾ꎬ造成 “下不堪命ꎬ内外多

叛” [１２]５４１１ꎮ 汗国东部的契丹、奚、霫等部族也掀起

反抗斗争ꎮ 贞观二年(６２８)ꎬ契丹酋长降唐ꎬ漠北薛

延陀、回纥、仆骨等铁勒诸部也叛乱蜂起ꎮ 颉利令兄

子郁谷设率兵平叛ꎬ回纥“与战于马鬣山ꎬ大破之”ꎬ
“回纥由是大振”ꎻ薛延陀“又破其四设” [９]６０４５ꎮ 其

后ꎬ东突厥国人离散ꎬ民心思乱ꎮ
在东突厥渐趋衰亡之时ꎬ薛延陀却日渐壮大ꎬ铁

勒诸部多“叛归之”ꎮ 贞观二年ꎬ逐渐形成以它为核

心的反东突厥联盟ꎬ酋长夷男“反攻颉利ꎬ大破之”ꎬ
颉利的属部也多叛归ꎮ 太宗当时“方图颉利”ꎬ派游

—００２—



击将军乔师望册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ꎬ并“赐以

鼓纛”ꎬ承认他对漠北各部的统治ꎮ 夷男遣使贡献

方物ꎬ随后建立起“东至靺鞨ꎬ西至叶护ꎬ南接沙碛ꎬ
北至俱伦水”的强大汗国ꎬ回纥、同罗、仆骨等部落

“皆属焉” [２]５３４４ꎮ 东突厥的版图则急剧收缩ꎬ力量严

重削弱ꎬ处于大唐与薛延陀汗国的南北夹击之下ꎮ
同时的西突厥汗国也再次崛起ꎬ可汗统叶护

“勇而有谋”ꎬ他“北并铁勒ꎬ西拒波斯ꎬ南接罽宾ꎬ悉
归之ꎬ控弦数十万ꎬ霸有西域”ꎬ一度达到势力的极

盛[２]５１８１ꎬ东突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ꎮ 西突

厥向唐廷恳请“和亲”ꎬ力主“远交而近攻”的中书令

封德彝ꎬ认为唐应“权许其婚ꎬ以威北狄” [１２]５４５５ꎮ 高

祖表示同意ꎬ遂遣使前往ꎮ 因“东突厥岁犯边ꎬ西蕃

梗涩”ꎬ双方虽通婚未果[４]６０５７ꎬ但依然维持密切的外

交关系ꎮ 武德八年ꎬ统叶护再次向唐遣使“请婚”ꎬ
并借此“缔结了共图东突厥的和亲盟约ꎬ为大唐反

攻作好了政治准备” [１０]２４７ꎮ
３. 唐朝的北伐准备与军事征服

唐朝基本完成统一后ꎬ时刻关注东突厥局势的

发展ꎬ并针对它在外交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ꎮ 贞观

二年ꎬ东突厥危机四伏ꎬ内外冲突加剧ꎬ出于平乱的

需要而四处出兵ꎬ军力进一步削弱ꎮ 境内又灾害频

发ꎬ“六畜多死ꎬ国中大馁” [２]５１５９ꎬ统治者又不修政

理ꎬ加上叔侄“屡相怀贰” [３]１５０１ꎮ 在得知薛延陀酋长

受封可汗后ꎬ颉利极度惶恐ꎬ主动向唐廷“遣使称

臣”ꎮ 此时代州都督张公谨上疏ꎬ提出突厥有“六可

取之状”ꎬ指出唐朝出兵的条件已经成熟ꎬ应不失时

机地进行北伐ꎮ 为了摸清对方的虚实ꎬ郑元王寿衔命

出使ꎬ他发现它“六畜疲羸ꎬ人皆菜色ꎻ又其牙内炊

饭化而为血”ꎮ 鉴于这些“不祥之兆”ꎬ断言不出三

年ꎬ东突厥“必当覆灭” [２]２３８０ꎮ 三年ꎬ唐朝积极进行

战争部署ꎬ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ꎮ
随后ꎬ太宗下达总攻命令ꎬ唐军兵分六路ꎬ由李靖统

一节制ꎬ分道出击ꎮ
同年底ꎬ代州道行军大总管李靖“率骁骑三千ꎬ

自马邑出其不意ꎬ直趋恶阳岭以逼之” [３]３８１６ꎮ 四年

二月ꎬ又“次阴山ꎬ击颉利可汗ꎬ大破之” [３]４２３６ꎮ 颉利

轻骑逃脱ꎬ退保铁山ꎬ在恳请“入朝谢罪”的同时ꎬ
“请为藩臣”以为缓兵之计[３]１１７３９ꎮ 太宗于是将计就

计ꎬ派鸿胪卿唐俭前往“慰谕”ꎬ并“驰传至虏庭”ꎬ故
突厥“兵众弛懈” [２]２３０７ꎮ 李靖统兵直趋可汗的大帐ꎬ
以苏定方为前锋趁雾疾行ꎬ颉利“惶窘遁去”ꎬ“余党

悉降” [４]４１３７ꎮ 李责力又在碛口截住其残部的逃窜之

路ꎬ于是转逃沙钵罗部ꎬ准备稍事休整ꎬ越祁连山南

转投其母氏吐谷浑ꎮ 在唐朝的威逼下ꎬ酋长苏尼失

因令其子忠“诱执颉利可汗而以归国” [１７]６０２ꎮ 最终

“单于稽首”ꎬ“名王面缚”ꎬ“被发左衽之乡ꎬ狼望龙

堆之境”ꎬ而“无复王庭” [１８]４７７ꎮ 随着东突厥的消亡ꎬ
大唐遂拓境至漠北ꎬ漠南之地全部被并入帝国的

版图ꎮ
三、怀柔安抚、胡越一家

武德、贞观之际ꎬ东突厥曾盛极一时ꎬ一度兵犯

渭桥ꎬ京师“咸忧于左衽” [２]１９ꎮ 然而在内外矛盾的

推动下ꎬ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ꎮ 处于天灾人祸交织

下的东突厥ꎬ在唐军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ꎬ草原枭

雄颉利可汗折戟沙碛ꎬ这不仅使得盛极一时的草原

汗国覆灭ꎬ而且标志着“东亚局势发生根本性的转

折” [１９]２１２ꎮ 一洗前耻的大唐ꎬ从此开创了盛世王朝

历史的新纪元ꎮ
东突厥汗国覆灭后ꎬ余众溃散ꎬ部族多来归附ꎬ

成为大唐的子民ꎬ突厥则“由域外民族变为华夷一

统的大唐帝国诸民族成员” [１０]２６４ꎮ 唐朝为了消弭他

们的反抗心理ꎬ开始了怀柔、安抚ꎬ以实现“胡越一

家”的历程ꎬ对归顺的突厥贵族极为优容ꎬ对此史籍

与出土的墓志多有记载ꎮ
武德七年(６２４)ꎬ阿史那思摩“因使入朝ꎬ蒙受

和顺(郡)王”ꎮ 他虽“屡为边患”ꎬ因“明晓去就”ꎬ
贞观三年(６２９) “入朝”ꎮ 太宗“嘉其逎诚ꎬ赐姓李

氏ꎬ封怀化郡王ꎬ右武卫大将军”ꎮ 十三年ꎬ“改授乙

弥泥孰可汗ꎬ帅部落归于黄河之北􀆺􀆺又授瀚海道

行军总管􀆺􀆺(卒后)诏赠兵部尚书、使持节、都督

夏绥银三州诸军(事)、夏州刺史􀆺􀆺陪葬昭陵ꎮ 赐

东园秘器ꎬ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ꎬ冢象白道山ꎮ 葬事

所须ꎬ并宜官给” [１５]１１２ － １１３ꎮ
武德九年(６２６)八月ꎬ颉利可汗侵唐ꎬ并遣执失

思力入朝“觇风”ꎬ被唐廷扣押ꎮ 戡平突厥后归附ꎬ
先后拜右领军大将军、左骁卫大将军、驸马都尉、安
国公[３]１０９２５ꎮ

贞观三年(６２９)十一月ꎬ 郁射设率部降唐ꎬ唐廷

“用奖忠诚ꎬ即授上大将军ꎬ寻迁左屯卫大将军ꎮ 肃

奉宸 居ꎬ 典 司 禁 旅 􀆺􀆺 夫 人 李 氏ꎬ 平 夷 县

主” [２０]４７ꎬ [２１]３４５ꎮ 太宗更敕称其妻“是朕亲旧ꎬ情同

一家”ꎬ他们“初婚之时ꎬ在朕家内成礼” [２２]４５５云云ꎮ
三年 十 二 月ꎬ 突 利 可 汗 等 “ 并 帅 所 部 来

奔” [２]５１５９ꎮ 四年三月ꎬ诏授其右卫大将军、顺州都

督ꎬ“封北平郡王ꎬ食邑千户” [３]１１３３７ꎮ
四年(６３０)正月ꎬ胡酋康苏密携萧后与杨正道

归国ꎬ“授尚衣奉御” [２]３２２５ꎬ后为云麾将军[２]５３４９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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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三月ꎬ唐军俘颉利至京ꎬ“诏还其家口ꎬ馆
于太仆ꎬ廪食之”ꎬ授以虢州刺史ꎮ 因坚辞不就ꎬ遂
“授右卫大将军ꎬ赐以田宅” [２]５１５９ꎮ 出土的墓志还载

唐封其 “左威卫大将军ꎬ赠归义郡王ꎬ食邑三千

户” [２３]ꎮ
四年五月ꎬ颉利的从叔苏尼失“举众归国”ꎬ诏

拜“左骁卫大将军、宁州都督、怀德元(郡)王”ꎮ 其

子忠执颉利归国ꎬ“蒙加宠命ꎬ左屯卫将军、检校长

州都督􀆺􀆺婚定襄县主ꎬ袭封薛国公􀆺􀆺辽东奉

见”ꎬ“仍授上柱国”ꎬ薛延陀犯塞ꎬ“诏率全军ꎬ应时

摧殄”ꎬ迁右武卫大将军ꎬ后为左武卫大将军ꎬ“寻迁

右骁卫大将军” [２４]ꎬ死后“赠镇军大将军ꎬ陪葬昭

陵” [４]４１１６ꎮ
六年(６３２)ꎬ铁勒酋长契苾何力ꎬ亦 “奉表内

附”ꎬ授左领军将军ꎮ 一度被执薛延陀ꎬ他“以身许

国”ꎬ坚贞不屈ꎬ先后拜右骁卫大将军、左骁卫大将

军ꎬ“累封郕国公ꎬ兼检校鸿胪卿” [２]３２９１ － ３２９３ꎮ
九年(６３５)ꎬ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“率众内

属”ꎬ拜左骑卫大将军ꎬ“尚衡阳长公主ꎬ授驸马都

尉”ꎮ 后册封毕国公ꎬ兼鸿胪卿ꎬ再迁右卫大将军ꎬ
加镇军大将军ꎬ陪葬昭陵[２]３２８９ꎮ

由上述材料可知:至少从武德之末到贞观九年ꎬ
东突厥及其别部的贵族无论从最初的谈判被扣ꎬ还
是主动归顺ꎬ抑或战败归国与无奈投唐ꎬ也不管曾祸

乱边庭ꎬ唐政府一律予以既往不咎ꎬ尤其对阿史那氏

最为优待ꎮ 通常以封官授爵的形式对这些降人进行

怀柔ꎬ唐廷“多将其酋帅充任武职” [２５]ꎮ 他们常“典
司禁旅”ꎬ成为大唐“禁卫军的将官ꎬ担任戍卫朝廷

的重任”ꎬ并“深得皇帝的信赖与重用” [２６]ꎬ或朝廷

“配妻以宗室之女”ꎬ或直接“尚主”ꎬ甚至还获得“赐
姓”、“陪陵”等荣宠ꎬ死后还给予“官给葬事”的礼

遇ꎮ 史称“其酋豪、首领至者ꎬ皆拜将军ꎬ布列朝廷ꎬ
五品以上百余人ꎬ殆与朝士相半” [３]４８４６ꎮ 表明中央

不计前嫌ꎬ“略其旧过ꎬ嘉其后善ꎬ待其达官皆如吾

百寮” [９]６１４８ꎮ 唐廷对上述归顺者大肆封赏ꎬ其封赏

的标准也远高于汉将ꎮ
唐平东突厥之役ꎬ理论上应以六路主将功劳为

大ꎬ其中尤以李靖、李责力、李道宗三者为著ꎮ 如果从

爵位、官职上进行考察ꎬ此役后的李靖、李责力仅为光

禄大夫ꎬ道宗仅爵郡公ꎮ 几年后ꎬ李靖、李责力才获爵

国公ꎬ而道宗则为郡王ꎮ 李靖由北伐前检校中书令ꎬ
升尚书右仆射ꎻ李责力由并州都督ꎬ拜并州大都督府长

史ꎬ遥领大都督ꎻ道宗则由大理卿ꎬ拜刑部尚书ꎮ 与

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厥贵族ꎬ颉利可汗、突利可

汗、阿史那思摩、苏尼失均受封郡王ꎬ执失思力、阿史

那忠、契苾何力、阿史那社尔均获爵国公ꎬ且多任大

将军之职ꎮ 至于物质上的给赐就更为丰厚ꎬ唐廷动

辄赏赐 “食邑千户”ꎬ或 “赐以田宅”ꎬ或 “厚廪食

之”ꎮ 汉将的受赐之薄可以忽略不计ꎬ这或与唐廷

借外族将领打压开国武臣不无关系[１３]２９０ － ２９２ꎬ此后

“突厥降将日益得到重用[１０]３８０ꎮ
当然ꎬ唐朝对待突厥降人的安抚并不限于贵族

群体ꎬ事实上还包括归顺的部族百姓ꎮ 如贞观四年ꎬ
太宗为进一步怀柔归降者ꎬ规定“每见一人初降ꎬ赐
物五匹ꎬ袍一领” [３]４８４７ꎮ 朝廷“愍其部众冻馁ꎬ遣于

碛口贮粮ꎬ特加赈给” [２]２３８８ꎮ 对异族战败的归降者ꎬ
如此宽容ꎬ可谓空前绝后ꎮ 唐朝抛弃了自古以来

“贵中华ꎬ贱夷狄”的偏见ꎬ对任何愿意效忠于大唐ꎬ
不管他出身如何ꎬ也不论其来自何方ꎬ一概“爱之如

一” [９]６２４７ꎮ 颉利的败亡ꎬ“部落咸来归化”ꎬ唐待之

“皆如吾百姓” [９]６１４８ꎮ 更让人惊讶的是ꎬ对长期以来

的“勍敌突厥”ꎬ竟允许酋长“带刀宿卫” [２７]３６ꎮ 他坚

信“夷狄亦人耳ꎬ其情与中夏不殊”ꎬ对他们完全予

以信任ꎬ而“不必猜忌异类”ꎮ 并公开宣称ꎬ如能恩

泽普照ꎬ华夷和洽ꎬ则“四夷可使如一家” [９]６２１５ － ６２１６ꎮ
事实情况ꎬ也确实如此ꎮ 东突厥败亡后ꎬ部族大

量南迁ꎬ数额不下百万ꎬ不少人因“久从编附”而改

变游牧生活方式ꎬ变成“乃同华夏” [３]１１５８４ 的百姓ꎮ
由此不难看出贞观君臣以怀柔治万邦ꎬ“仁政”理天

下ꎬ极少具有民族偏见ꎬ不仅实现了长期以来“胡越

一家”的梦想ꎬ而且开创了“自古未之有” [２]１８ 之局

面ꎮ 体现了唐初君臣不念旧恶ꎬ包容万方的气度ꎬ显
示出泱泱大国的气派ꎬ因而赢得包括东突厥降人在

内的真诚拥戴ꎮ 贞观四年三月ꎬ“诸蕃君长诣阙ꎬ请
太宗为天可汗”ꎮ 乃下制“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

君长ꎬ皆称皇帝天可汗” [２８]１７９６ꎬ以致太宗一再被归

顺的蕃将称为“华夷父母” [２８]５２６ꎮ 此后ꎬ唐朝的皇帝

既是大唐的天子ꎬ也是西北各族至高无上的“天可

汗”ꎬ初唐的怀柔之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ꎮ
四、小　 结

隋末唐初ꎬ东突厥再次勃兴于蒙古草原ꎬ在此易

代之际ꎬ俨然以“共主”的身份操纵北方政局ꎮ 高

祖、太宗鉴于东突厥的强盛及自身实力的不足ꎬ为了

乱世图存ꎬ主动向其输诚ꎬ通过倾力交好ꎬ尊崇优容

的方式ꎬ在满足突厥物资贪欲的同时ꎬ促使它成为大

唐统一的推手ꎮ 随着大唐逐灭群雄ꎬ国力获得很大

的跃升ꎬ尤其统一的基本完成ꎬ它日益自信ꎬ渴望摆

脱屈辱ꎬ对突厥的策略开始从妥协、退让发展为对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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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征服ꎬ并利用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ꎬ积极进行战

争准备ꎬ一战而定北疆ꎮ 此后大唐以开放的心态、恢
弘的气度对待突厥的降人ꎬ通过怀柔与安抚ꎬ推行

“胡越一家”的国策ꎬ实现唐朝的皇帝与西北游牧民

族君长的合二为一的“皇帝天可汗”ꎬ为后世民族的

和谐与融合开创了一段千古佳话ꎮ

注释:
①[清]彭定求等编:«全唐诗»卷八七五«谶记􀅰唐受命

谶»(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０ 年ꎬ第 ９９７１ 页)内含“太原童谣”与«桃
李子歌»云:“法律存ꎬ道德在ꎬ白旗天子出东海ꎮ 桃李子ꎬ莫
浪语ꎮ 黄鹄绕山飞ꎬ宛转花园里ꎮ 桃花园ꎬ宛转属旌幡ꎮ 桃

李子ꎬ鸿鹄绕阳山ꎬ宛转花林里ꎮ 莫浪语ꎬ谁道许? 桃李子ꎬ
洪水绕杨山ꎮ 江南杨柳树ꎬ江北李花荣ꎮ 杨柳飞绵何处去ꎬ
李花结果自然成”ꎮ «大唐创业起居注»云:“隋主恒服白衣ꎬ
幸江都ꎬ拟于东海以应之ꎮ 后高祖起事ꎬ众请法周武ꎬ执白

旗ꎬ帝兼绛杂半续之焉”ꎻ又“李为国姓ꎬ桃若言陶唐也ꎮ 帝

起兵ꎬ旗幡赤白相映ꎬ若花园”ꎮ 下文的“洪”者ꎬ渊也ꎬ洪水

指李渊ꎻ“杨”者ꎬ隋之国姓ꎬ杨山、杨柳树即指隋朝ꎮ 温氏以

“谣谶”的形式ꎬ宣称隋唐鼎革实属天命所归ꎬ掩盖其叛隋的

“假名窃位”之实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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